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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55

梦虎
马建宏捡起那只鸟，摸了摸它的翅膀骨头，

好像没有断，只是受了一点惊吓。他又把它放
进口袋里去了。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端砚
端砚自唐宋以来即被皇室列为贡品。唐太

宗甚喜爱王羲之的书法，曾把褚遂良所临摹的
《兰亭序》铭刻在端砚上，赏赐给功臣魏征。

春天的野菜
康藏人文

春天故乡原野上的野菜多矣。除了荠菜外，还有麦
瓶儿、水芹菜、枸杞芽、堇菜、辣菜、面条、胖官、巧合蛋什么
的，当然了，有的图书上不载，只是我们当地人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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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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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风，草原的雨，草原

的羊群，草原的花，草原的水，草

原的姑娘……”

今天，人们聚会或休闲时，歌

曲《卓玛》，相信不少人都会歌唱。

那轻快的旋律，像雨点一样敲打

在心房上，让人的心情不觉飞扬。

而随着歌曲的广泛流传，一

时间，卓玛，成为藏族姑娘的代名

词。到高原上来寻找卓玛的人们，

络绎不绝。而让这美好的旋律走

进人们心田的，正是国家一级作

曲家秋加措。

3 月 21 日，记者在微信里采

访了秋加措老师，他对记者说，继

承和弘扬藏族音乐，是他的一份

责任。这是他作为作曲家的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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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里，秋加措老师对记者讲，他走上作曲的道
路，其实应该算是很偶然的，是到州文工团(现今的州
歌舞团)之后，才逐步确定的。

秋加措走进州歌舞团，也属偶然，但正是这偶
然，也许在冥冥中注定了他走上音乐之路的某种
必然。

记者的想象里，进歌舞团，要么嗓子很好，要么
擅于舞蹈，然而，秋加措走进歌舞团，似乎跟这两样
都不沾边。

秋加措回忆，小时，他最不喜欢的是唱歌跳舞。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小学过“六一”儿童节，
每个班都要表演节目，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就编排
了一个舞蹈，要求全班同学都参加，可全班唯独秋加
措坚决不愿意参加表演。“六一”那天全校师生外出
去草坝上开展活动，由于秋加措不愿意参加班级的
表演，班主任一生气，就把他一个人关在学校院坝里
不准外出。因为此事，秋加措的妈妈还跑去学校和班
主任理论了一番。

尽管，秋加措不喜欢跳舞，但艺术的种子却貌似
很早便深埋于他的血液里了。秋加措出生在德格乡
下国道317线边上一个叫龚垭的小村庄，全村约四
十户人家。尽管村庄很小，但村里却有着浓厚的艺术
氛围。当时农村土地公有，实行合作社制，出工都是
集休行动，因此，在中间休息时，能歌善舞者就会舞
蹈或唱歌。而每逢节日，人们汇集于晒场，晒场中间
燃起篝火，男女各自分边组队，跳起本地特有的锅庄
舞，常常一跳就是数日。通常跳锅庄舞都有领舞，由
当地能歌善舞者担任，秋加措的母亲是他们村领舞
者之一。每当夜晚大人们燃起篝火，跳起锅庄时，秋
加措便和小伙伴们围坐在火塘边看大人们舞蹈。也
许在潜移默化中，音乐对秋加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知不觉中对艺术亲近了。

秋加措被招进歌舞团，有些偶然，有些戏剧。他
还记得，那天下午，他们正在上课，老师带着一男一
女走进教室，男的穿着一般，女的穿着却很是特别，
大大的暗红色灯笼裤，小小的黑色高跟鞋，紧身的白
色高腰平绒小夹克，双手插在上衣兜里，兜很小，大
半个手掌露在外面，他们在教室里走了一圈，挨个
看看，瞧瞧，也没说什么就走出去了。由于女老师穿
着特殊，再加上舞蹈演员走路时特有的外八字步伐，
显得很是新奇，乡下人没见到过，于是，当他们在教
室转悠时，同学们交头接耳说着些不太好听的话。晚
上放学后，听说州文工团(现州歌舞团)的人到村里招
生来了，正在村长家院子里考试。对乡下来说这是件
大事，村里许多人都跑去看热闹，秋加措也跟着去

了。跑进村长家院子，原来来人就是下午去过学校里
的那俩人，而负责招生的人也看到了秋加措，就招手
让他过去。秋加措吓了一跳，以为下午说坏话招惹了
招生老师，便赶紧往家跑。村里有一个小伙子追了上
来，半道上把他叫住，这人当过兵，去过外面好些地
方，算是村里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他告诉秋加措文
工团老师是让他过去参加考试，他劝秋加措赶紧回
去，万一考上了，就可以天天吃白米饭，以后就不用
种地干活，而且以后每个月到点还有钱发。小伙子又
说，你不敢跳，我就在边上帮你和你一起跳，你不敢
唱，我就在旁边帮你和你一起唱，说得秋加措心动起
来，于是，便又随着小伙子回到村长的家里。在村长
家的客厅里，负责招生的老师手拿皮尺在秋加措身
上从肩膀、手臂到腿脚，这里量量，那里量量，又让他
向后弯了弯腰，再把腿放桌上压了压。然后就要求跳
舞和唱歌。跳舞，秋加措本就是不会的，好说歹说就
免了。唱歌虽然也不会，不过，当时广播里天天播放
才旦卓玛老师的《北京的金山上》，久而久之多少听
会了几句，在小伙子的鼓励下，就大着胆子吼了几
句，考试就算完成了。当时也没说行不行，秋加措本
身也没奢望会被录取。不过，过了两天，就来了通知，
说到县上体检，又过了两天，说录取了，要跟他们一
起到康定去。

康定，是秋加措很早就非常向往的地方，知道
那是一个很繁华的大地方。旧社会，他舅舅是个马
帮，跟随大商人邦达昌的马帮队走南闯北，康定、
昌都、拉萨、印度，都有他的足迹。秋加措很小时，
他的舅舅就常给他讲他的经历，讲得最多的是康
定。因此，秋加措从小向往康定。当他听说要去康
定时，不仅乐意而且很是兴奋。这样，他来到了康
定，开启了他命中注定的人生。那一年，是1966年
初春，秋加措刚满12岁。

秋加措老师个人照。

当年，州文工团在全州范围招收了男女共42
名学员，在现在的州民干校专门设了培训部，由团
里抽调各专业老师，学员们开始接受为期三年的
封闭试培训。

好景不长，大概半年后，“文革”开始了，学校
遭到了冲击，被迫停课。秋加措和同学们处于“散
养”状态。他们既不能出校，更不准到团里去。由于
无所事事，正当好动的他们，就只能在州民干校校
园里到处跑、到处翻。有一天，他们翻进学校图书
馆，在里面翻到了一部手摇式唱机，还有很多黑胶
唱片。众人如获至宝，就将唱机抱回寝室去，还拿
了很多唱片。唱片里都是外国音乐，有些段落比较
好听，但大多数音乐听着都很乏味。听了两三天唱
片后，多数同学就不感兴趣了。而秋加措却几乎天
天捣鼓那唱机，特别那时的夜晚停电早，放着音
乐，躺在床上，他感觉很是惬意。听的回数多了，就
开始知道给唱片分类了。久而久之，一天不听，就
感觉心里欠欠的。多年后，秋加措进学校才知道，
他常听的十多张唱片中就有柴柯夫斯基的《天鹅
湖》、《胡桃夹子》、《如歌的行板》、里姆斯基的《一
千零一夜》、德沃夏克的《至新大陆》、贝多芬的《第
五交响曲》、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等。由此，慢
慢地秋加措就喜欢上音乐了，梦想着将来成为一
名音乐家。不过，如何成为一名音乐家，感觉却是
朦胧的。

到州文工团三年后，学员期满。团里按照原来
的计划，根据学员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流。嗓子比较
好的，就被分到声乐队，跳舞比较好的，就被分到舞
蹈队，音乐上有所专长的分配去乐队，还有一部分
分配到各县文化馆。当时，秋加措既不擅唱歌，也不
会跳舞，一心希望能分回老家工作。不过，团里不同
意，老团长说团里伙食团差个司务长，认为培养培
养，秋加措是个很好的人选。对于团里的安排秋加
措本人强烈不同意，坚决要求把他分回德格县，或
是把他分到乐队去。不过，他的两个要求，老团长都
没有同意。就这样，秋加措就留在团里，做着他不喜
欢的事。尽管，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时间会过得很
慢。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秋加措留在团里
是对了的。因为，一年后，机会就来了。

那时，全国正当样板戏热潮，州文工团也正紧
锣密布，准备排练样板戏。乐队有件乐器叫大管，
通常是样板戏反面人物的专属配音乐器。而当时
团里的乐队正缺这种乐器的演奏员。要演样板戏，
这件乐器不可或缺。刚好秋加措也正要求去乐队，
团里就安排他学习该乐器，并派他去四川音乐学
院进修一年。正是此次学习，决定了秋加措以后的
人生方向。进修期间，秋加措不仅学习了乐器的演
奏技能，还接触到了基础音乐理论，知道了作曲这
个专业。他明白，自己今后的道路，那就是全力学
习作曲理论，争取成为一名作曲家。

在四川音乐学院进修一年后，秋加措回到了
团里，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奏员。但埋在心里的梦
想，让他努力寻找着让自己能成长的机会。上天似

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将机会带到了他的身边。
那时，秋加措需要学习作曲专业的理论知识，

首先涉及的问题是需要有可供学习的书籍，当时
“文革”还未结束，国外的书籍都是禁书，根本见不
到，国人著的也见不到。正当一筹莫展时，闲聊中
得知团里创研室有位姓郑的老师，是作曲的，60年
代初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也许他那里有书。刚好，
那段时间秋加措和这位老师有交集。自从进修回
团后，秋加措每天晚上都会去排练厅练习大管演
奏，郑老师听到后，时不时会到排练厅看秋加措练
习。还说他演奏技巧不错，并说，要给他写个独奏
曲。这样，秋加措和郑老师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后
来顺理成童，秋加措向郑老师表达了想学习作曲
的想法。郑老师告诉秋加措说，可以借本书给你。
这样，秋加措借到了人生第一本有关作曲的书，那
是一本《和声学》，大约三四百页。至今，秋加措还
记得那本书是苏联作曲家李姆斯基写的。此后两
三年中，利用业余时间，秋加措反反复复开始了对
这本书的艰难学习，也正是这本书，让秋加措努力
地、不懈地敲击着作曲专业的大门。

尽管秋加措将和声学从头到尾自学了两三
遍，但因没人教授，遇到的难题始终解不透，掌握
知识始终是不彻底，这对渴望作曲的秋加措来说，
是非常难受的。因此，1978年恢复高考后，秋加措
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专业院校学习。

参加高考，对秋加措来说是艰难的。面对困
难，秋加措没有退缩，他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在1984年，他梦想成真考进
了梦寐以求的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

进学校后，学习上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的。
回忆往事，秋加措用极轻的语气说，那几年真不知
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秋加措对求学时的事记忆犹新。当年，他进校
后，第一学期期末除和声学稍好些以外，其他各科
成绩几乎都是全班垫底，其中，钢琴课尤其困难重
重。钢琴，秋加措在进学校之前，为应付考试，只突
击性地练过几首简单的钢琴曲，谈不上什么基础。
而对学习作曲来说，钢琴是十分重要的课程。为了
攻克这个弱项，为了跟上进度，他每天至少有4、5
个小时花在练习弹琴上。那原本就有些旧的钢琴，
在秋加措每天的敲击下，琴弦蹦断是常事，甚至个
别琴键还被磨穿了。

接受了艰苦的考验，秋加措前进的步伐遂显
稳健。当第一学年结束时，九门功课除个别科目
外，都提升到了全班平均水准。到毕业时，平均成
绩已经升到了86点几，名列班级前茅。

1987年，秋加措顺利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那
个年代，作曲专业是个稀缺的专业。西藏、成都都
有单位希望他能过去。但是，秋加措因为进修和正
式求学期间，都是带薪学习，他自认为，这是故乡
给他的厚爱，不能辜负，于是，拒绝了其它单位的
好意邀请，回到了州文工团。

（下转第六版）秋加措老师到乡间采风。


